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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说：“你们不是用了笔名吗？谁会想
得到是你写的！”拉拉把书哗啦哗啦一阵猛
翻，越翻越不放心，指给王伟看：“瞧！这个观
点，还有这个，典型的 !"式价值观呀！还有
这些，都是童家明在 !"作校园招聘时的那
套东西，行内人很容易看出来的。”
王伟发笑道：“拉拉，你以为你俩

能有多火？以至于行内人都注意到这
么一本案例分析？你看，你和童家明已
经得了不少稿费，我估计，差不多了，
要不了多久这书就该卖不动了。”
拉拉大摇其头：“你不知道，童家

明作校园宣讲，老是扯上《毕业头三
年》———都知道当年做管理培训生项
目，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合作的，这样
人家很容易顺藤摸瓜的。”
王伟索性说：“知道就知道，就是

你写的，怎么了？”拉拉没好气地说：
“说得轻巧！换了你是我，我不信你没
压力。”王伟满面笑容地劝拉拉：“要我
说，你和童家明搭档挺好，也许真能大
热，总监做不做都不打紧。”拉拉恼火
地瞪了王伟一眼：“一边儿去！”王伟笑
道：“童家明不是说，有人要买第二部的出版
权，催你们接着写吗？这可是个机会。再说，作
就业辅导，不也挺符合你的理想吗？”

拉拉心里七上八下，想了半天也拿不出
个决断，长叹一声：“眼前不是想拼一拼总监
吗？我离这个位置已经前所未有的近，怎么
可能在节骨眼上放弃？”王伟说：“你只是在
大公司待惯了，一下让你从里边出来，你有
些害怕罢了。”拉拉心里烦，把冷气被往脑袋
上一盖，整个人裹着被子从床的这边滚到另
一边，她瓮声瓮气地嚷了一句：“不活了！”

王伟跟过去，轻轻推了推那个被卷：“行
啦，不纠结了，咱接着为总监奋斗！理想嘛，
等哪天有空了再谈不迟。”

当天晚上回家，拉拉告诉王伟说李卫东
办公桌上有本《毕业头三年》。王伟意识到李
卫东是先听说了什么，才去看这本书的，他
只得安慰拉拉道：“李卫东也许就是一时兴
起，随便翻翻的。你不用自己吓自己。”

拉拉根本不信，她责怪王伟道：“我再也
不听你糊弄我了。当初就是听信了你的话，
我才大意了。不然肯定能把内容处理得更模

糊点儿。”王伟终于被她给说毛了，把手中的
书一扔，道：“你是成年人，做什么事情之前自
己先想清楚，不要出了纰漏就开始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你既然那么担心搞副业会影响你
升总监，当初就不该答应童家明合伙做什么
就业辅导！”拉拉被王伟一说，自觉理屈，但嘴
上还是不肯承认：“我答应童家明是做幕后工

作，抛头露面的事情都由他来。”
王伟说：“你想躲在他身后过

一过你的理想瘾，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没躲好，就只能怨自己。躲
有躲得好的，也有躲不好的，你早
就该想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
况下，要如何作出选择。而不是等
做都做了，才来患得患失。”

这会儿，正在看书的张东昱
“啪”地合上手里的书，认真地说：
“宝宝，你猜怎么着，我发现，我们
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产生不
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不能像王伟和
杜拉拉那样，那两人哪怕外人巧设
机关，让他们因为某些缘故撕破脸
面反目成仇，他们之间依然是千丝
万缕彼此缠绕。”

陆宝宝说：“他们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儿，
关你什么事儿？”张东昱说：“过去我一直以
为你不喜欢杜拉拉是因为我的缘故，可后来
我渐渐地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怎么
觉着你不喜欢杜拉拉是因为王伟呀？”
陆宝宝勃然大怒，“你放屁！”
张东昱说：“我放屁能惹你这么大动肝

火？在我刚发现你这个秘密的时候，我有多
想不通你知道吗？我甚至怀疑你和王伟并没
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可惜，在你们俩身上，有
着太多共同的家族基因，光是从外形，就很
容易辨别出你们源自一脉。我只好承认，你
们是货真价实的表亲。我不确定的是，你是
心态比一般人特别呢，还是凡是像王伟那样
优秀的男人就容易激起你一网打尽的控制
欲，哪怕是嫡亲的表哥也不能例外？”
陆宝宝怒极反笑：“原来你这么变态！”
张东昱也笑：“随你说吧。不管怎样，我

看咱俩还是到此为止，免得瞎耽误工夫不
说，还对彼此的身心健康不利。”

陆宝宝傲慢地抬起下巴道：“合则聚，不
合则散，无须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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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从此得名!歪嘴子政委"

#$%&年 '#月，红 ()军开始长征时，刘
震是红 *)师 +()团 '连指导员。出发前，全
连官兵除他以外，好歹都对付着穿上了棉
衣。倒是还剩 '件，是打土豪打来的女人的
花缎子棉袄，又小，紧巴巴的。越走越冷，那
也得穿呀，外面再套件灰布长衫。有人看出
门道，就有了笑料。特别是有骑马的首长过
来，有人上前把长衫一撩，就是一阵哄笑。
开头，刘震那脸就像那红底花棉袄似的。

这位后来的东北野战军 (纵司令员的性情，与
曾经一手大刀、一手驳壳枪的 '纵司令员李天
佑有些相似，战场上是无所畏惧的“勇敢分
子”，平时却沉静、儒雅，甚至有点腼腆。不过后
来觉得也挺好，活跃了气氛，行军不累———这
原本也是他这个指导员分内的工作呀！

年底进入陕南后，'营政委刘震在战斗
中奋勇冲杀，两次负伤。先是左手，后是右
颏，被子弹击中。后一次虽未致命，那张挺英
俊的脸上，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此得名
“歪嘴子政委”。

山阳县袁家沟口战斗中，刘震猛追 '个
军官。这小子跑不过刘震，躲在块大石头后
射击。相持一阵，趁这小子往枪里压子弹的
工夫，刘震几个箭步上去，将其扑倒在地。这
小子拼命别过枪来，' 发子弹穿透刘震左
臂。就在这时，掌旗兵赶到，用旗杆尖利的铁
脚向敌人猛刺。

在甘肃合水县板桥镇，后卫 (()团 ,营
遭敌骑兵突袭。副军长徐海东纵马赶到，指
挥 +营掩护 ,营突围，也被包围。刘震和韩
先楚———营政委和营长，率 '营抢占山头，
抱着机枪向敌猛扫，掩护徐海东杀出重围。

'-&&年 .月的一天，苏北淮海区根据地
来了个“谈判代表”，说奉宿迁日军旨意，要
求新四军 %师 '/旅允许宿迁至淮阴的运河
通航，这样日军就不向外“扫荡”、安据点了，
还给 '/旅十几挺机枪。'/旅旅长兼淮海军
分区司令员刘震听罢报告，微微一笑。

几天后，驻宿迁日军 *+旅团 ',)大队

派出金井中队 ..人，另有地方反动
武装 -/余人，来到林公渡修炮楼，
安据点。林公渡是个有十几户人家
的小村落，北靠运河，是宿迁、泗阳
两县水陆交通要道。敌人要保住运
河航运，这个点必不可少。而且这里

周围地形开阔，易守难攻。
刘震料知敌人会在这里动手，便提前动

员群众拆掉圩墙，埋藏粮食。敌人到后，他派
出小部队会同地方武装，每天晚上打枪、佯
攻，使其不得安宁。

-月 0日晚，刘震以 +支队的 0个连将
敌团团围住，'支队、&支队分别在宿迁、淮
阴方向打援。天黑后，几门改造的平射、曲射
两用迫击炮吼叫起来，部队开始攻击。%连
首先突破前沿阵地，接着各连陆续攻入。日
军很顽强，凭借优势火力，不断反击，但都被
打了回去，或者就地被歼灭。战至拂晓，枪声
停息，清点战果，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 00

人，俘虏 )人，毙俘伪军 -/余人。
'-%&年 )月，红 +)军远程奔袭敌 )&师

后方基地罗田县城。战后总结，刘震说：咱们
消灭一些敌人，缴获一批银元、弹药，应该算
是个胜仗，但有不少缺点，主要是战术问题。
守军只有 '个营，主要兵力守城北山头，咱
们火力组织不好，两个团几次攻不上去，退
出时队形又乱，不注意隐蔽、掩护。手枪团进
城晚了，不然还能多背出银元。今后咱们要
加强战术训练，用脑子打仗。还有缴获火炮
就埋起来，这不是个办法，要学会使用。光用
步兵冲锋，伤亡大，还不易取胜。
许多老人说，红军时期战术简单、幼稚，包

括一些师长、团长，指挥作战就是一冲一打，不
行，再冲再打。而刘震说这话时，只是手枪团代
理党支部书记———连个连级也算不上。

'-&'年 +月，在豫皖苏，顽军两个师分
头向蒙城、阚疃集进犯。战前，新四军 &师召
开军政委员会讨论作战部署，要 '/旅、''旅
各打 '个师。刘震不知道这是党中央、中原
局、军部的指示———只是从实际出发建议集
中兵力先消灭 '个师，再视情况歼灭另 '个
师———他的意见自然被否决。
阚疃集、蒙城战斗失利，'/旅撤到马店一

带，师里要 '/旅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刘震
认为，顽军是骑兵，平原地区分散游击，易被
敌各个击破。上级说就这么定了，不能改变。


